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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等强国在中国发展中国家
外交里的角色和功能

丁　 工１

（１．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要： 发展中国家是推动国际政治新秩序构建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与发

展中国家因利益交织、命运共存联结而成一体的特点，决定中国向来高度重视加强同发展中国

家的合作。 但是全球现有 １６０ 多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国政治制度和现实情况的相异性，导致

彼此利益诉求产生差别化的情况，而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实

际效率。 中等强国都是发展中国家群体里具有较高地位的地理人口大国，并且在发展中国家

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性和影响力，以中等强国为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布局抓手和区域支点，能
够有助于提升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的专注度和实效性。 本文将就中国外交如何以中等强国为

布局支点，推进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发展的战略、对策、机制、措施以及未来方向等问题进行深入

的探讨，以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有效政策和策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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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是推动国际政治新秩序构建，
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与广

大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遭遇，
现今又面临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和任务课题。 中

国同发展中国家具有的相似历史记忆和所要努

力的共同方向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始终把中国视

为可靠的朋友和真诚的伙伴，中国的发展中国

家身份属性，以及改革不公正、不合理世界秩序

的决心和意志，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必然是中国

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绝佳搭档和得力帮手。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因利益交织、命运共存联结

而成一体的特点，是中国将发展同广大发展中

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作为对外关系“立足

点”和“出发点”的主因要素。①特别是新世纪以

来的十几年里，新旧治理体系并存、各种发展方

式复合交织，发展中国家群起和发达国家续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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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大势所趋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增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

关联度和协同性，在世界事务中更好地凝聚发

展中国家的整体效力和群体影响，以推动国际

体系和全球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前

进，就成为中国外交待办的重大议题和紧要事

项。 同时，全球现有约 １６０ 多个发展中国家，各
国政治制度和现实情况的相异性，必然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统筹协调各国关系和促成各方达成

共识的效率。 而中等强国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

家群体中具有典型代表性和辐射带动力的国

家，中国以中等强国为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布局

支点和战略抓手，不但能够增强中国对发展中

国家外交的战略回旋余地和地缘梯次纵深，还
可以降低协调众多国家关系的难度和成本，提
高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定向能和精准度，从
而有利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全面推展铺

开和整装连片推进。

一、中等强国理念的脉络追溯和

历史考察

中等强国（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意指那些综合国

力虽不能比肩全球性超强大国或体系性支配大

国，但自身禀赋和客观条件却又远超众多一般

国家，兼具一定的独立意愿和自主能力，能够在

无需依持或仰仗外力协助的情况下，局部建立

起区域制度标准和多边组织框架，原则上不希望

接受大国的战略胁迫和政策挟制，渴望维护较大

自主权和参与度的国家。 中等强国的界定依据

等级结构的国际社会客观现实，随着国际体系历

史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和发展。 中等强国理念的

意识萌芽最早可以溯及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大思

想家托马斯·阿奎那（Ｔｈｏｍａｓ Ａｑｕｉｎａｓ）在考察

国家体系产生过程时，发现国家类别本质上是

多种多样的，并结合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三段

论里的“三合一体”思想，创立了“城市”（Ｃｉｔｙ）、
“省”（Ｐｒｏｖｉｎｃｅ）和“王国” （Ｋｉｎｇｄｏｍ）三级政治

单位的理论。① 在中世纪教权一统欧洲的时期，
不存在拒绝接受更高政治权威的主权国家，

“省”通常被认为是过度膨胀的城市国家，以区

别于更高级君主政体的封建王权，自此基督教

体系世界观里的“省”便成为中型国家的原初描

述。 至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乔万

尼·波特罗（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Ｂｏｔｅｒｏ）进一步对中型城

邦概念的表述进行引申修正，提出按照国家等

级梯度划分国际社会形式的学理创新，并把当

时地理观念内的世界分成三类国家：“帝国”“中
等国家”“小国”，从而首次奠定近代中等国家类

别的轮廓骨架，世人有关中等强国思想的认知

评判，也逐渐由注重学术探讨，向强化实务运用

领域倾斜和偏移。② １８１５ 年的维也纳会议标志

着人类近代史上第二个国际性体系的诞生，欧
洲秩序步入持续一个世纪的“大国协调”时期。
在大国均势维持欧洲百年和平的时期，战争的

胜负是衡量国家地位的基本标尺，但由于维也

纳会议之后，欧陆没有发生大规模、全局性的争

霸战争，德、意两国民族统一战争引发的局部版

图重组，不足以冲破五强均势的平衡架构。 此

后，欧洲协调（Ｃｏｎｃｅｒｔ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和“五强共治”
时期的部分政治学家，也陆续在学说论著中涉

及到中等国家问题，但受限于少数大国操纵国

际体系、垄断国际事务的时代环境，以及欧洲区

域内国家基数较小的特点，观察国际政治形态

演变和社会体系更迭的基本视角，仍旧是以大

国和小国的“二分模式”为主线，对辨别厘定大

国、中等国家和小国的明确界限兴趣不大。 “一
战”前，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列强瓜

分世界狂潮的来临，这种按照“中心－外围”二元

结构划分世界的思路成为主流，中等强国被分割

至性质不同的营垒之中，从而极大地限制了中等

强国的施展空间，也必然不会引起政界、学界对

于中等强国的关注和研究兴趣。 更关键的是，中
等强国与中等国家的定义边界依然简单含糊，人
们继续笼统地将两者交叉混用不加区分。

追溯中等强国理念的源流变迁可知，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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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念雏形从初具轮廓至今，差不多已逾 ５００
多年的历史，但它的“高光闪亮”时刻却是在“二
战”胜利之后才出现。 现代理念的中等强国起

始于“二战”后的加拿大，是伴随以联合国机制

为核心的雅尔塔体系的建立而产生，由加拿大

政府依据战时贡献为立意基点，在结合战后国

际形势、国内环境和自身国家定位基础上所首

创。 “二战”后，加拿大政界精英认为挣脱大英

帝国“海外领”“保护国”地位的牵绊，加拿大需

要开创一条贴合国力条件和社情特点的全新外

交道路。 加拿大政府在观察分析国际环境和国

情条件后，判定他们不是驾驭局势和左右其他

国家行动的一流强国，并不拥有大国所需的特

质张力，以及充当吸附权力的磁场中心和调度

资源的枢机角色，更没有物质基础承受超出国

力允许的国际治理重任。① 与此同时，加拿大又

认为自己和绝大多数普通中小国家不同，是实

力、禀赋略微逊色于大国的“准强国”和“二当

家”，有能力在较为广泛的领域提供公共福利产

品，或对该体系做出自己的独到贡献，理应将自

身公正合理的意志主张和利益诉求，渗透糅合

进国际规则和制度条法的修订之中。② 故此，加
拿大需要重新拟定外交策略，施行一条与国情

经纬和社情状况相符的发展道路，从而能够有

效应对“二战”后利益格局更加多元、力量组合

更加复杂的现实挑战，中等强国的称谓无疑是

既能适应国情特点和先天条件，又能有效施展

自身抱负的绝佳定词。
加拿大政府在对自身国家位置进行鉴别

和评判，以及结合战后国际形势和本国客观国

情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中等国家的原理深意

进行内化挖掘，总结提炼出融合初始含义、现
实主题及时代精神的全新理念，从而将中等强

国这一颇具创意的立国构想，提升到既符合理

论学说水准，又满足对策应用研究的高度。③

随之，中等强国这一国际关系和治国理政中特

有的用语，为多个胸怀秉承大国意愿和权力追

求，却受自然禀赋和先天条件限制拖累的二等

强权所接受，并被运用到外交政策实施和对外

交往实践的过程中，成为许多中等体量大国进

行战略谋划和外交活动的常备选项。 此后，中
等强国的指代对象和概念要义随着国际格局

的变动而有所变换，但其核心思想却没有发生

本质改变，立论精髓仅限定于如下两点：其一，
指这类国家必须是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处于

世界政治阶梯体系的中间阶级，能够阐述

“Ｍｉｄｄｌｅ”一词的涵义；其二，指这类国家必须

具备对资源运用和事态进程相当强度的驾驭

功力，拥有参与和介入国际秩序规则运作的足

够权威，是仅次于大国最有权势和力量的二等

强权国家，可以表达“Ｐｏｗｅｒ”的价值。④ 因此，
当中等和强权两个概念相互叠加于一起时，合
成的“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词组不但被赋予特定含

义，同时又引申孵化出能够合理控制和有效干

预互动行为者预期目标和实现途径，可以凭借

自身力量达到对外政策的某些目标，具备在有

限国际秩序框架内，采取更大独立性和自主性

的新寓意、新内涵。 参照前述定义，目前有土

耳其、西班牙、韩国、阿根廷、埃及、印度尼西

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朗、墨西哥、波兰

和沙特阿拉伯等，约十多个国家应该属于中等

强国序列。

二、中等强国的勃兴与国际

政治格局的嬗变

国际格局是指一定历史发展周期内国际关

系构成中，在国家利益和国际力量集合的基础

上，以主权国家和国家集团等战略角色及其组

合形式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和位势局

面，其变迁主要取决于主要战略力量对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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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ｒｅｗ Ｆ． Ｃｏｏｐｅｒ，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 Ｈｉｇｇｏｔｔ ａｎｄ Ｋｉｍ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ｏｓｓａｌ，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Ｃａｎａｄａ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ｐ．１９．

钱皓：“中等强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路径研究———以加拿大

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第 ４７－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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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维基百科网站， ｈｔｔｐ： ／ ／ 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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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① 当前，随着一大批中等强国综合国力

的显著提升和不断壮大，中等强国不仅在各自

地区组织和多边机构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还逐渐在全球治理事务上崭露头角，日益成为

影响全球治理体系方向发展和框架结构的中坚

力量。 在地区层面上，随着中等强国对外行为

愈发活跃和自身利益的日渐显现，中等强国已

然成为推动从次区域到跨区域的各种机制和格

局进行改组、整合的关键力量组群之一。 譬如，
印度尼西亚就常被喻为“东盟的压舱石和稳定

器”②；沙特阿拉伯是海湾合作委员会（Ｇｕｌｆ 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简称 ＧＣＣ）的“领头雁”；墨西

哥主导推进中美洲地区一体化，阿根廷首倡南方

共同市场组织的建立，墨、阿两国还都是拉美－加
勒比共同体的支柱。 在推动建立东亚－拉美合作

论坛（Ｆｏｒｕｍ ｆｏｒ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简称 ＦＥＡ－ＬＡＣ），促进东亚和拉美对

话磋商方面，墨西哥、阿根廷、印度尼西亚、韩国

等中等强国起到中介和掮客的作用。 在近年全

球多处异常火爆的热点事件和重大问题上，中
等强国“灭火、降温”焦点局势的表现同样格外

出彩亮眼。 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波兰政要数

次前往乌克兰，“调停” 乌前总统亚努科维奇

（Ｖｉｋｔｏｒ Ｙａｎｕｋｏｖｙｃｈ）与反对派之间的紧张对立

关系，双方同意签署的和解协议就是在波兰外

长的主推和策划下达成的。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俄土

发生“军机门”事件后，纳扎尔巴耶夫（Ｎｕｒｓｕｌｔａｎ
Ｎａｚａｒｂａｙｅｒ）总统作为能够同时给普京（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和埃尔多安（Ｒｅｃｅｐ Ｔａｙｙｉｐ Ｅｒｄｏｇａｎ）递话

传信的“最佳中间人”，需要哈萨克斯坦扮演斡

旋双方的“协调者”角色，也正是哈国的居中调

解为土俄两国关系探底回升、冰释前嫌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从全球层面看，中等

强国在全球秩序和国际体系变革中逐步成为积

极的进步力量，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决定国际秩

序发展方向的关键性国家。 如在联合国安理会

改革问题上，以韩国、墨西哥、巴基斯坦、阿根廷

等中等强国为首发班底的“团结谋共识”运动，
成为打破“四国联盟”（日本、德国、印度、巴西）
希冀以抱团捆绑方式，单方面强行获取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席位图谋的先驱力量。③ ２００８ 年国

际金融危机以后，新兴中等强国是领跑全球经

济的群体之一，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

者，尼日利亚一度对世界经济增量扩大的贡献

比日本还多。④ 而在跃升为全球治理首要平台

的二十国集团机制中，除包括当今世界所有的

既成大国和新晋大国之外，还增加了墨西哥、印
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阿根廷等

数个中等强国。⑤ 中等强国借助二十国机制平

台可以创造或参与国际规则，通过影响他国的

政策偏好及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认识，从而有机

会在一定限度内，直接介入世界政治的议事日

程安排和国际制度规范的功能设定。
随着中等强国在世界经济、政治版图中权

势地位实质性地提升，主要国家集团和战略力

量组合都不能再将其等闲视之，纷纷将战略视

线瞄向中等强国，以增加自身竞争的资本筹

码。⑥ 比如，欧盟所确立的“战略对话伙伴关系”
里，除了美国、加拿大、日本等西方传统盟友和

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以及阿

盟、非盟、东盟、拉共体等重要的国际和地区组

织外，还包含了墨西哥、南非、印度尼西亚、韩
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入盟备选候补国土

耳其 ７ 个中等强国。⑦ 此外，巴基斯坦、埃及、尼
日利亚则是欧盟筹谋扩大中的对话合作伙伴。
从国家行为体的角度看，中等强国已占据欧盟

视作主要国际力量的总数的一半，不仅被提升

到与美、俄、日这些传统既有大国等量齐观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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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还享受着同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崛起大

国相对等、匹敌的“待遇”。 在欧盟内，主要欧洲

大国都非常看重发展同中等强国的外交关系。
法国、德国和波兰建立的“魏玛三角”年度例行

会晤机制，中等强国波兰作为三边关系中的重

要一方，同德、法两个欧陆大国在商讨中东欧事

务方面，共同构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法国、
意大利力推欧盟南下的“巴塞罗那进程”和创建

“地中海联盟”，也特别在意加强与中等强国西

班牙、土耳其、埃及的协调合作。①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从长

期维护领导国际秩序的战略利益考虑，十分看

好中等强国日益增强的现实影响和潜在价值，
奥巴马政府提出“多伙伴”外交要构建伙伴世界

的寓意，就是希望通过拉拢实力快速增长的中

等强国，来抗衡新兴大国崛起和西方大国衰落

对美国霸权的 “稀释”。 而前国务卿希拉里

（Ｈｉｌ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认定未来美国需要与之协作解

决全球性问题的世界八大新兴力量中就包括墨

西哥、土耳其、南非、印度尼西亚等中等强国。②

在近年美国与盟国的双边关系中，中等强国的

战略意义大幅显现，甚至在局部领域有替代传

统大国盟友的势头。 在亚太地区，美国修正了

同韩国、澳大利亚两个中等强国作为区域安全

同盟的分量层级，美韩、美澳同盟升级为同美日

并列的三对双边关系。 在北约内部，美国更加

注重发挥波兰、土耳其作为欧亚大陆地缘支轴

的作用，明确表示将在两国部署反导防御系统，
力图使之成为北约抵近遏制俄罗斯的前沿支

柱。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７ 日，在就职后不久特朗普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既与土耳其和西班牙领导人通

电话，特别强调和重申两个北约的中等强国盟

友，在替美国分担安全防务方面的特殊角色；同
时特朗普还派遣美国相当规模空军和地面部队

首次进驻波兰基地，成为自 １９９３ 年独联体军队

撤出以后，时隔 ２３ 年来首支常驻波兰的外国军

队。 此前，特朗普曾经对派驻国表示如果不负

担美军的“维稳”费用，美军将不再负担保护盟

友的职责，而对波兰却“反其道而行之”，大举推

高和强化其盟友效能，足见美国新政府对波兰

地缘价值和战略意义的看重。 在中东和南海等

热点问题上，美国还期望印尼、埃及扮演地区牵

头人的角色。③

三、中等强国是中国发展中国家

外交的有力抓手

中国向来高度重视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

合作，将其视为“情同手足的好兄弟” “肝胆相

照的好伙伴”，并在外交政治文件和研究报告

中形成“发展中国家为基础”的制度安排。 进

入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

系发展迅速、特色突出，不仅在对抗西方国家

“涉华人权”提案和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等传

统议题上继续结成牢固的战略基础，还进一步

丰富、拓展发展中国家外交的业务范围、工作

性质和职责内涵，形成政治互信、经济互补、文
化互鉴、社会互通、生态文明互利的协调发展

格局。 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数量庞大、人口众

多，又具有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发展

阶段不同的特征，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无法

做到面面俱到，中国如果要在更高的战略层面

上谋划和重塑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就必须认

识到推进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差异性和繁重性，
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分轻重、别缓急，采取“精准

滴灌式”的选择性对待，而不能将所面临的全部

外交事项和议题一概而论、混为一谈。④ 因此，
中国推进发展中国家外交，需要从全盘把握、整
体统筹的角度来思考区域分布，到局部经略、片
区操作的层面去落实执行。

一般而言，中等强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里具

有较高地位的地理人口大国，并且在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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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性和影响力，如沙特和伊

朗分别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主流宗

派的正统代表和标杆旗帜。 而从解决实际需求

和现实热点情况看，中等强国往往在某些专长

领域各具优势和特色，某些中等强国能够在中

国发展中国家外交的专业议题和职能上，扮演

无可替代的特定角色。 例如，从物质能源和自

然资源外部供应安全的角度考虑，随着能源需

求的上升促使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油气进口

国，作为“欧佩克”核心成员的伊朗和沙特一直

位居向中国出口油气的供给国前列。 哈萨克斯

坦不仅迅速成长为能源输出“新贵”，还是中国

西部能源输入管网的重要气源地和过境方。 南

非、阿根廷则是中国煤、铁、木材等矿物资源的

主要来源国，加强与上述中等强国的关系对确

保中国能源资源供给具有重要价值。 从地缘政

治角度来说，伊朗、印尼紧扼霍尔木兹和马六甲

海峡等咽喉要道，结好上述两国有益于保护中

国海上贸易航道的畅通。① 巴基斯坦是中国打

通进入波斯湾的陆路枢纽，也是中国进入南亚

地区的门户前哨，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李克强总理就职

后首次外访便选定巴基斯坦，并在访问行程中

提出两国联合建立“中巴经济走廊”的设想。
尽管中国外交始终奉行所有国家，无论大

小穷富一律平等的宗旨和原则，但这种平等强

调的是各国享有的正当权益和对外关系待遇方

面，维护和恪守“程序公平”不等于自动变成“分
配公平”和“结果公平”。 而从外交行为和国际

活动角度来说，中国与他国交往不可能是“大水

漫灌式”地绝对平均用力，必然会受历史现实、
国际环境等各种因素影响，从而决定外交关系

的远近厚薄。 在实际外交活动中，采取“精准滴

灌式”的选择用力和区别对待，并不违背中国外

交所要坚守倡导的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一律

平等的精神和原则。 另一方面，虽然有些实力一

般的国家甚至小国，也能够在某些议题上表现出

色，但这种作用更多是“小概率”的或孤立事件。
综合而言，中等强国仍然具有令小国无法望其项

背的能够同大国适度进行讨价还价的规模和实

力，无论从统计学、概率论角度分析，还是从国际

体系的运行逻辑思考，中等强国作用的稳定性、
持久性、突出性都要远超一般中小国家。

例如，近年来，海湾地区小国卡塔尔大力推

行“小国大外交”，在区域热点问题上扮演了重

要角色，一时间风生水起，光芒甚至有盖过阿拉

伯世界传统大国埃及和沙特的势头。 但是随着

阿拉伯民主化热潮的消退，卡塔尔开始回归相

对低调平庸的状态，在阿拉伯世界继续唱主角、
扛“红旗”、挑大梁的仍然是沙特、埃及这些中等

强国。 另外，国际政治是大国政治，大国都追求

自身权力的最大化，故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大

国之间的冲突。 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属性决定

了中等强国不能成为国际权力体系中的 “一

极”，以中等强国作为中国进行发展中国家外交

的战略支点，不仅能够发挥力量集中度相对较

高的优势，而且相比同大国交往，中国同中等强

国总体上更具有合作意愿程度高的特点。 因

而，中国以中等强国为战略支点和主要抓手，依
照“以点促面” “点面结合”的思路进行分区布

局，通过“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方式开展发展

中国家外交，不仅是应对国际形势演变和发展

中国家分化改组的重要举措，也直接关系到能

否为中国聚精会神谋发展营造优良外部环境，
更是维护、善用中国战略机遇期，以及夯实、延
续对外政策重要基础的必然选择。 具体说来，
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中等强国与中国发展中国家的“结

伴”外交。 在国际关系中，“伙伴关系”是指国家

间为寻求共同利益而建立的一种合作关系，是
一种互不以对方为敌、平等而相互尊重、互不干

涉内政、相互寻求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保持并

推进双方关系发展的良好状态。② １９９３ 年，中国

同巴西建立第一个“战略伙伴关系”，自那时起，
“伙伴关系”就成为中国外交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汇之一。 近年来，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个新

的重大外交理念，即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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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工：“中等强国对中国外交的战略意义”，《理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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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广交、深交朋友，结伴而不结盟、紧密却不依

附，形成遍布全球、朝野相济的“伙伴关系”网

络。 习主席强调指出，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论亲

疏好坏，不以社会制度的异同来区分党际和国

际关系远近，已经成为时代潮流趋势，我们没有

必要按照某种标准划线搞“敌、我、友”外交，而
是应该切实做到“多结伴、不结盟”。 事实上，构
建伙伴关系既是中国外交的一项特色传统，也
是一条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 通过对结伴但不

结盟理念的全新实践，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不断

拓展深化，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日益成熟

完善，当前，中国已同 ９０ 个主权国家、７ 个地区

和国际组织建立起 ９７ 对不同形式的伙伴关

系。① 随着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的表述日益

明确、内涵渐趋丰富，“伙伴关系”不仅成为中国

外交的主要工作方向和重点任务，也是诠释阐

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拳头产品”和“特
色品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外交

的一个显著特征和一道亮丽风景。 而与中国构

建“伙伴关系”的国家中以发展中国家居多，特
别是层级较高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绝大多数

是发展中国家，这其中就包括有十几个中等强

国。 由此可见，中等强国在中国“结伴外交”
的长远规划中，客观上便具备站位高、活性大、
成效好的素质和特性。

当前，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中的中等强国，基
本都已经建立起多等级、有正式文件约束的双

边关系框架和机制化的对话途径，这些具有规

范性的政策表述，既是对中国同这些国家关系

发展程度的界定，也对未来双边关系的走势发

挥指导作用（如表 １ 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从
双边关系的文本描述来看，按照性质主要分成

“伙伴关系”和“合作关系”，按照前缀表述又包

含“战略”“全面” “友好”等修饰词语，其中“战
略”比“全面”更有纲领意涵，“全面”比“友好”
更具协作深度。 照此情形可知，对“伙伴关系”
语义做出不同层次和性质的分析，说明这些“伙
伴关系”在实际功能上主次有别而非两厢并列，
意味着中国与不同国家间关系的远近亲疏或是

重要性差异。 总体来说，中国同大多数中等强

国建立的是“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合作关

系”，中等强国在中国伙伴关系外交中处于较高

层级，而出现这一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

复杂的现实动因。

表 １　 中国同中等强国建立伙伴关系和共用多边合作机制的情况简介

国家名称 双边外交关系定位 建立时间 共同的多边－区域合作机制

南非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１０．０８．２４ 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国家

印度尼西亚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１５．０３．２６ 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

沙特阿拉伯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中阿合作论坛、二十国集团

埃及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１４．１２．２３ 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

伊朗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１６．０１．２２ 亚信会议

土耳其 战略合作关系 ２０１０．１０．０８ 二十国集团、亚信会议

墨西哥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１３．０６．０５ 中拉合作论坛、亚太经合组织

阿根廷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１４．０７．１８ 二十国集团、中拉合作论坛

哈萨克斯坦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１１．０６．１３ 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

巴基斯坦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２０１５．０４．２０ 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

尼日利亚 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０６．０１．１０ 中非合作论坛

　 　 资料来源：由作者根据外交部网站收集整理而得。

一方面，中国同中等强国圈层的发展中国

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会互视对方为潜在

的竞争敌手，相比同部分大国的“伙伴关系”是
建立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之上，中国同中等强国

在描绘和规制世界政治和地缘战略图景方面的

９１

① 王毅：“共建伙伴关系，共谋和平发展———在中国发展高

层论坛年会上的午餐演讲”，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ｙｊｈ ＿ ６７４９０６ ／
ｔ１４４７０８４．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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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摩擦面较小，是双方伙伴关系能够顺利发

展、不断提升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成为

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等强国

基本上是重要的资源能源产地、交通枢纽及潜

力市场，故而在中国由外向型经济朝开放型经

济转型过程中，发挥着独具特有的潜质品格。
比如，中国同中东地区多个发展中国家建立传

统友好的伙伴关系，但基本上只是同埃及、沙特

和伊朗达到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级序位

次。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习近平主席先后对上述三国

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也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

成立以来国家元首首访中东地区。 访问期间，
中国与三国“伙伴关系”的档次量级全部升格成

“全面战略伙伴”，习主席还同海合会、伊斯兰合

作组织、阿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进行会

谈，并实质推动双方重启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

区谈判。 习主席此访虽然只是到访该地区三个

国家，但却取得了极佳的效果。 不仅实现了上

任以来对中东外交的地域覆盖和填补空白，还
很好地起到了同地区其他国家，传统交往存量

加固和增量优化的示范复刻作用。 习主席对埃

及、沙特、伊朗中东三国的成功访问，促进中国

与出访对象国和地区国家相互关系的整体发展

和共同提升，既是中等强国在中国外交伙伴关

系布局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有力证据和集中体

现，也是中等强国在中国结伴战略中应有价值、
内在机能的充分发掘和成功运用。

第二，中等强国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开展

多边合作中发挥着突出作用。 相比大国而言，
尽管中等强国通常习惯采取相对自主的政策，
专注地区代言人的角色，但不同于大国能够独

自操持打理多边合作机制，中等强国主持多边

事务的经验和技能略显不足，欠缺机巧变通的

外交艺术和政治手腕，因而抗拒金融风险、处置

突发事态的战略定力和政治底气较为单薄。 大

国通常靠自己，而中等强国和较小国家则依靠

体系来抹平和补齐与大国实力的差距，为弥补

外交政策中竞争优势的相对不足，中等强国倾

向借助多边机构来促成国际共识及采取一致行

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中等强国在与己

方密切相关的地区事务上拥有更多发言权、更
大影响力和更高行动自由度，在中国与各发展

中国家多边机制化建设的过程中，以中等强国

为机制依托的根基，构建开放和谐、互嵌共荣的

合作关系，对中国强化发展中国家外交的梯次

性和侧重点具有较大的增益和助力，有助于中

国发展中国家外交建成权力层级大、中、小国家

兼而有之、强弱混合搭配的形态。 在发展中地

区多边合作关系的布局中，正逐步构建起中国

作为主动轮和中等强国从动轮的“双轮驱动”结
构，中国扮演“掌舵前轮”主抓引领发展方向，中
等强国承担“从动后轮”负责提供动力和输送燃

料，进而形成大国驱动、中等强国带动的网状多

边化结构。 例如，在北约战斗部队即将撤出阿

富汗，阿富汗国内面临安全真空的背景下，中国

联手巴基斯坦启动后北约时代阿富汗问题协商

讨论机制，由于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在安全、商
贸、人文等方面颇具影响力，其在中国主持的

中、巴、阿三方会议中占据“牵线搭桥”的位置。
通过以对印尼、埃及、南非、沙特、墨西哥、阿根

廷、哈萨克斯坦等中等强国的双边关系为前哨

先导，按照“以双边带多边”“由多边促双边”的
思路，不但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非合

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上海合

作组织等多边机制，由点式分布到带状组网的

提质跃升，还能推动中国与发展中地区的关系

朝着系统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另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以下

简称 ＲＣＥＰ）是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１０＋６”
机制），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的 １６ 国

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 此协定一旦签署将

标志着有别于传统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模式的

破晓而出，其所达成的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

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必将对亚太区域乃至全球的

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截至

目前，ＲＣＥＰ 拥有 １６ 个谈判成员方，包括半数以

上亚太经合组织（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以下简称 ＡＰＥＣ）成员方参与其中，人口总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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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达 ３５ 亿，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４１％，在全球

经济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占世界经济

总量的 ４０％和世界对外贸易总额的 ４７％，并日

渐形成以成员国的广泛性、规则标准的高端性

为主要特点的机制引领和形塑效应。 但事实

上，由于一个不包括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

“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以下简称 ＴＰＰ）和一个不

包括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 ＲＣＥＰ 均在建设

或谈判中，相关各方均在制定明确的时间点，形
成双轨竞争、二元制衡的“暗战”关系，亚太区域

合作平台实际上成为 ＴＰＰ 与 ＲＣＥＰ 对局的竞技

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再次走到关键的“十
字路口”。① 在此问题上，中等强国印度尼西亚

的态度非常关键，甚至对该机制具有“风向标”
和“催化剂”的作用。 如印尼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佐科（Ｊｏｋｏ Ｗｉｄｏｄｏ）总统访问美国时才表态要加

入 ＴＰＰ，实际上印尼之前对 ＴＰＰ 的态度一直比

较纠结，因为与 ＴＰＰ 构成一定竞争关系的

ＲＣＥＰ 是由东盟国家为骨干发起的，而身为东盟

最大经济体的印尼自然在对待加入 ＴＰＰ 的问题

上抱持异常谨慎的立场。 如今，印尼表示倾向

加入 ＴＰＰ 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东盟对

ＴＰＰ 的态度和政策，也将关联到 ＲＣＥＰ 的发展

走向。

四、结　 论

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交基

本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届中国领导人对此都

曾多次确认这一战略定位，将发展中国家作为

基础的大政方针不动摇，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

传统特色和风格原则。 其根本原因在于，迄今

为止，中国始终坚持自身的“发展中大国”属

性，故而这一关系有别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

系，具有鲜明的“政治平等、共同发展和南南合

作”的性质。② 因此，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

“不变”的是原则、“变”的是策略，“不变”体现

为对发展中国家“同体共生、事关全局”的战略

定位和基本认知没有变，与发展中国家交往

“讲情谊、重感情”的方针原则没有变，以发展

中国家为基准坐标进行棋盘布局的重点方向

没有变，“变”仅体现在优先发展的具体事项和

利益排序上。 在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描画、绘就

的外交蓝图中，发展中国家外交对中国坚持

“两个一百年”发展计划和民族复兴“中国梦”
的奋斗目标，为中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攻关目标和中心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中
国与发展中国家不仅是“利益共同体”关系，还
要结成“命运共同体”格局。 因此，发展中国家

在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国际地位和战略作

用还将进一步提高。 未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

外交，将继续在“密切传统友谊、共建伙伴关

系”的基础上，以中等强国为勾勒发展蓝图、擎
划未来远景的立架支具，按照双边与多边“两

轨并行”的区域布局策略，构建起串点成线、聚
点成线、连线成网的发展中国家外交体系，形
成安全和经贸“双轮驱动”的多环网状结构。
在增进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的前提下，中国需要挑选和探索与中等强国共

同用力的合作兴趣点、利益契合点，以中国与

中等强国的关系为牵引进一步落实和扩大合

作成果，推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方式创

新和机制建设，促成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关

系的大幅跃进和战略基础的厚实巩固。

编辑　 李　 亚

１２

①

②

张奕辉：“没有 ＴＰＰ，中国还有 ＲＣＥＰ”，《世界知识》，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第 ６４－６６ 页。

吴白乙：“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政治关系的再思考”，《拉
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第 ３－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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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ｗｉ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ＤＩＮＧ Ｇｏｎｇ１

（１．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０７，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６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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